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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
“120年前，这座大桥以‘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气魄，撑起了民族桥梁建造自力更
生的脊梁；今天，我们重立此碑，既是对历
史的致敬，更是对工业遗产活态传承的承
诺。”看着嘉宾纷纷与告成铁碑合影，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动情
地说，京汉铁路黄河第一桥作为“中国铁路
大桥之母”，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
里程碑，更在战火与建设的淬炼中，见证
了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自强不息的壮
丽史诗。“我们要从历史的深处汲取智慧
和力量，珍惜今天我国高铁技术领先世
界、交通强国梦想逐步实现的辉煌成就。”

“这是我们郑州二七纪念馆复刻的，
它的原件在武汉二七纪念馆和长辛店二
七纪念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郑州
二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庞
倩华现场解读了铁碑的历史细节。“京汉
铁路告成铁碑可以看作是中国铁路史的
一块活化石，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在复杂时
局背景下，如何艰难地迈出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的关键一步。同时，它也浓缩了晚清
时期实业救国和借债筑路的历史背景。
告成铁碑作为重要文物，可以向前来参观
的游客讲述其背后蕴含的中国人寻求民
族富强的那段历史。”

“这正是我们从‘屈辱’到‘自强’最生
动的教科书！我们不仅可以破坏一个旧
世界，更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黄河中
的老桥桥墩留了下来，它不是景观，而是
一个‘历史教室’，提醒我们一路走来有多
么艰难。”作家相茹说，这三座横跨黄河相
隔610多米的铁桥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咱
们民族从抬不起头，到能自己当家作主，
再到越来越强的样子。每一步走得都很
难，但每一步都走得特踏实。

耿明全作为河南黄河河务局原副总

工程师，以专业视角深度解读了铁路大桥
与黄河、城市发展的关联：从桥梁选址的
关键因素及背后故事切入，剖析了铁路桥
作为郑州核心纽带对城市崛起的深远影
响，阐述了百年运营中面对黄河复杂水况
的维护挑战与技术应对方案，并结合自身
见证分享了从建桥艰难到中国基建强国
的技术变迁感悟，揭示了铁路桥作为工业
遗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远处“三桥汇”景观中，三座不同时代
的铁路桥横跨河面，新旧交织的画面仿佛
一部立体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横跨黄河
的钢铁巨龙，以其3015米的雄伟身姿，承
载着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梦想与荣光。

文化回响唤醒城市记忆
作为连接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汉铁

路奠定了郑州全国铁路枢纽的地位。文
化学者阎铁成在访谈中解读了郑州“万年
新城”的双重身份：“大河村遗址证明这里
有万年不间断文明史，而 1906年京汉铁
路通车让郑县跃升为交通枢纽，这种‘古
老土地上的青春蜕变’，正是黄河文明生
生不息的最好注脚。”

此次铁碑重立，也是对无数“大桥守
护者”的致敬——董文亮承继姥爷与父亲
的铁路情缘，37 年如一日践行“精修细
养”，从颤抖着打道钉到精准掌握钢梁“脾
气”，用毫米级的严苛守护列车安全，那句

“守住了火车的安全比奖金更高兴”的质
朴话语，道尽对责任的赤诚；田自彦30年

“奔波”于双线大桥，在烈日寒风中“一米
一弯腰”丈量6000次，汛期抛投石笼的高
空作业与“钢轨是活的”的经验之谈，彰显
着对桥梁养护的极致追求与奉献；安小福
16岁接替父亲成为桥工，见证从“木枕钢
梁”到“高铁飞架”的蜕变，父亲修桥时的
人工劳作与他亲历的机械化升级形成时

代对话，而儿子计划报考铁路局的选择，
让“桥工世家”的接力棒在黄河岸边延
续。他们既是技艺的传承者，用双手将

“桥在人在”的誓言刻进钢梁；更是精神的
守护者，以一代代人的光阴诠释着铁路人

“越磨越亮”的钢轨精神，成为中国铁路从
落后到腾飞的生动注脚。

“我爷爷曾是京汉铁路的巡道工，家
里还留着他当年的工作日记。”在前期预
热活动中征集到的故事里，市民王先生的
分享引发共鸣。正是一代又一代桥工的
坚守与传承，在黄河铁路桥上书写了动人
的“桥与人”史诗。现场展板上的老照片
中，建设者们赤膊扛钢轨的场景、1958年
大桥修复时的众人大会战画面，让不少人
湿了眼眶。

从历史足迹到未来构想
京汉铁路告成铁碑重立不是终点，而

是新起点。正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树伟所言，黄河文化精
神在这座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诗
经》‘俟河之清’的期盼，到抗战时期‘断桥
御敌’的刚烈，再到新时代‘三桥同辉’的
豪迈，黄河儿女‘刚柔相济’的品格在桥梁
史上层层积淀。”

此次活动既是对工业遗产保护的实
践，更是对“黄河文化+铁路文化”融合发
展的探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
员宋航从工业遗产活化实践出发，提出

“三方共治”体制与数字化创新路径，以
“工业美学+沉浸体验”构建多层级文旅
产品矩阵，其“从可看到可玩再到可留”的
规划，既立足历史遗产的保护，又赋予其
当代消费场景的转化力，展现了学者对文
化遗产“自我造血”的务实思考；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副教授陈智勇聚焦“三桥汇”的
历史价值与文旅潜力，将三座桥梁定位为
中国铁路发展的“时空坐标”，主张以“活
态保护”融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其

“大河古韵·钢铁长歌”主题线路设计，打
破了工业遗存的孤立性，凸显了历史遗产
对区域文旅融合的驱动作用，体现了对文
化遗产“文脉延续”的深刻洞察。

随着#黄河第一铁路桥120年##郑州
是火车唤醒的古都#等话题在社交媒体
发酵，公众对工业遗产的关注度持续升
温，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家族故事，正在
汇聚成城市文化自信的溪流。

当日，郑州日报客户端等平台的“跨
越黄河 120年”直播吸引不少网友观看。
镜头下，无人机掠过黄河第一铁路桥遗
址，与不远处的郑焦城际黄河大桥形成时
空对话。有网友留言：“铁碑立起来的不
仅是历史，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

随着直播进入尾声，黄河文化公园“铁
路文化主题园区”——一桥、两馆、三区的
设想愈发令人期待：从蒸汽机车的轰鸣到
时光长廊的城市记忆，每一步都是历史与
现实的对话。这里不仅是铁轨延伸的物理
空间，更是传承红色基因、铭刻奋斗精神的
精神家园，让参观者在步移景异间，读懂铁
路与民族命运交织的壮丽篇章。

正午阳光灿烂，水面泛起金光，重立
的铁碑更显厚重。120年沧桑巨变，黄河
铁路大桥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腾飞，更成为
郑州文旅融合的新 IP。正如活动主题

“跨越世纪·桥见未来”所昭示，当工业遗
产与时代精神碰撞，当黄河文化与铁路文
明交融，一条兼具历史深度与创新活力的
发展之路，正在黄河之畔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苏瑜 文 周甬 图

铁碑重立，百年铁路魂归来
——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建成暨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20周年纪念活动侧记

在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举办的“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一铁
路桥建成暨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2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
位鬓角染霜的学者指着远处铁路桥遗址说道：“这座城市的故
事，是从十万年前的织机洞一直写到今天的高铁时刻表……”他
便是郑州古都文化研究的领军者——阎铁成。作为曾经的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这位深耕地方史四十载的“郑州活字
典”，以独特视角为郑州这座“万年新城”梳理文明脉络。

考古与历史的对话：重新发现“活着的古都”
“郑州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文明从未断代。”多年

前，阎铁成在《重读郑州》中提出这一观点，并通过各种
途径与形式传播，颠覆了人们对郑州的刻板印象。

在他看来，郑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生
长的文明有机体：从织机洞遗址的旧石器时代火种，到
裴李岗文化的耒耜农耕；从双槐树遗址、青台遗址的“北
斗九星”彩陶，到商代都城的青铜礼器；从汉代冶铁遗址
的工匠印记，到近现代铁路枢纽的汽笛长鸣——“数万
年间，人类文明的火种在这里从未熄灭。”

他的研究特别关注地理区位对城市命运的塑造。“郑
州躺在嵩山与黄河的臂弯里，这种‘中立天下’的格局，让
它既能守护文明火种，又能通达四方。”阎铁成解释，“夏商
在此立都，是看中它‘九州通衢、绾毂天下’的战略地位；郑
韩在此争霸，是利用它‘通淮泗、连秦晋’的枢纽；现代铁路
在此交会，仍是延续这份‘天下之中’的基因。”

让历史走出书斋：从学术著作到城市记忆
进入冷兵器时代后，郑州由于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加

之黄河频繁在中下游决口泛滥，中国政治中心外移，郑州这
座中国最早的城市和王都渐渐归隐到历史舞台的后台。

“一百年前，是火车唤醒了古老郑州。”阎铁成说，
1897年，随着中国第一条现代交通大动脉卢汉铁路（京
汉铁路前身）的修筑，以及 1905年郑汴铁路的修筑，郑
州成为中国现代铁路交通的大枢纽，郑州在火车汽笛的
鸣叫中醒来，再次走上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舞台，成为
舞台上一位一万年青春永驻的重要主角。

阎铁成认为，郑州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作为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承载着数千年的文明记忆。同时郑州具备优越
的发展条件，境内高山、大川、平原、丘陵地貌兼具，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尤
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全国重要的“米”字形高铁枢纽，在国家发展
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确定的九大中心城市郑州位列其中，
正是基于其坚实的发展基础。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发达的交通网
络，郑州在新时代发展格局中必将释放更大潜力。

“郑州的故事始终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展开。这座古城的活力在
当代焕发新生——郑州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 34.7岁，城市年轻力指数居
全国第五。”阎铁成说，拥有青年就拥有未来，郑州正凭借历史积淀的深厚
底蕴与青春勃发的城市活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从《重构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大发现：郑州地区重大考古发现纪实》到
《重读郑州》，如今，66岁的阎铁成仍不遗余力向公众解读古都郑州。“考
古不是挖宝，是倾听土地的记忆，守护不是封存过往，而是让土地的记忆
在当代焕发新生。当人们在商代城墙遗址上漫步，当孩子们在黄河边与
铁路老桥墩相望，历史就活了。这才是我们守护文明的真正意义。”

从文物局长到大学教授，从考古现场到直播镜头，阎铁成用数十年光
阴完成了一场“文明接力”。“郑州的每寸土地都埋着历史的密码，我们的
任务，是让这些密码开口说话，告诉世界——这里，曾照亮中国文明的最
初曙光。” 本报记者 苏瑜

站在黄河铁桥残痕上，
触摸民族的韧性记忆

——访作家相茹
120年前，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竣工，3000多米长的钢铁

巨龙横跨黄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120 年后，在这座残留
160米的老桥面上，作家相茹轻抚栏杆，指尖触过岁月的刻痕，目光望向
黄河中静默的桥墩群。在“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建成暨京汉铁
路全线通车120周年纪念活动上，她带我们走近历史从见证者的视角，重
温这座铁桥背后的民族记忆与精神传承。

忍痛爆破：“祖宗留下的记功碑，毁在了我们手上”
“120年弹指一挥间，但站在这里，仿佛能听见当年火车轰鸣着跨越

黄河的声音。”相茹的声音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那是清末中国试图通过实业救国的缩影。可谁能想到，这座凝聚着
国人期盼的‘国之重器’，命运会如此跌宕？”

1938年 2月，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至黄河岸边。为阻挡土肥原贤二机
械化部队南下，中国军队迫不得已炸毁了铁桥四十四孔桥梁（自三十九至
八十二孔）。相茹缓缓讲述着这段历史，眼中满是沉重：“这不是桥的悲
剧，是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她引用了参与炸桥的中国军队参谋熊先煜的日记：“黄河大铁桥计长
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
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惋惜！”日记里的“惋惜”二字，道出了当时国
人的心痛。相茹特别提到战士们在桥头发现的铁碑——“大清国铁路总
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理，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
部左侍郎盛宣怀……谨鐫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熊先煜读完碑文，怆然涕下，痛呼‘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
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手上！’”相茹的声音有些哽
咽，“战士们含泪怒吼‘还我黄河铁桥’，那不是简单的口号，是民族危亡之
际对尊严与生存的呐喊。炸桥是战略需要，为军队调整部署争取了关键
时间，但这背后，是国家弱小、无力守护‘国之重器’的无奈。”

从屈辱到自强：铁桥见证的民族复兴路
“这座桥的存毁兴废，就是一部浓缩的民族近代史。”相茹说。清末修

建时，中国“没钱没技术”，连钢筋怎么绑、水泥怎么和都要依赖外国工程
师，经营权一度掌握在他人手中——“这是屈辱的印记”；1938年炸桥，是

“国家弱小的具体表现，自己的宝贝护不住，只能忍痛破坏”；而新中国成
立后，铁桥经数次维修，运力提高 36倍，服役 54年，与 1960年自主修建
的京广黄河铁路桥“使用年限相同”，再到2014年世界一流的郑焦城际黄
河大桥建成，“三座桥相隔610多米，像一面镜子，照出民族从抬不起头到
当家作主，再到越来越强的样子。”

她强调：“铁桥的悲剧，根本上是国家的悲剧。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做
支撑，再宏伟的工程也可能成为‘绊脚石’。今天我们能建港珠澳大桥、‘八纵
八横’高铁网，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因为国家强大到能守护发展的果实。”

静默的桥墩：活着的“历史教室”
如今，老桥的通车功能早已结束，但相茹认为，那些浸在黄河水里的

桥墩，“自然生命结束了，文化生命却永远鲜活”。“它们是‘韧性记忆’的载
体——藏着建桥时的屈辱、炸桥时的悲壮、重建时的坚韧。”她弯腰指向桥
墩，“你可能看到弹孔，摸到岁月的痕迹，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触感’。”

熊先煜在《爆破黄河铁桥记》中写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中
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相茹对此深有感触：“这些桥墩没了通车功能，却
成了‘历史教室’，提醒我们‘缔造之艰难，修复之不易’。它们承载的历史
记忆、凝聚的民族韧性，让这座桥的文化生命跟着母亲河一直留存下去。”

站在 120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相茹说：“黄河第一铁桥的自然生命
停止了，但它教会我们：一个民族的韧性，不在钢筋水泥的坚固，而在危难
时的挺身而出，在绝境中的咬牙坚持，在富强后的不忘来路。这，就是它
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夕阳下，老桥残痕与远处的新桥遥相呼应，黄河水滔滔东流，仿佛在
诉说着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自强的百年征程。而相茹的话语，如同这黄
河水声，将这段记忆轻轻送入每个听者的心底。 本报记者 苏瑜

“要真正了解这座‘黄河第一铁路
桥’，得从建造历史、时代价值、纪念留存
三个方面来讲。”在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
一铁路桥建成暨京汉铁路全线通车 120
周年之际，打开尘封过往，传承铁桥历史，
成为耿明全心心念念想要完成的工作。

作为国家防总特聘专家、河南黄河河
务局原副总工程师，耿明全对邙山头、黄
河滩有着格外的情感，无论是建设考察还
是学习研究，他与这座铁桥的一切，都成
为阅历与积累，存档记忆的深处。

天堑如何变通途
清朝末年，清政府开办洋务，修建铁

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1889年，时
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建
从卢沟桥经河南到汉口，贯穿全国中心
地带的卢汉铁路 (后改名京汉铁路）。
1896 年 10 月，清政府委派四品京堂候
补盛宣怀为督办大臣，统筹卢汉铁路的
修建，从此拉开了黄河大桥修建的序幕。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黄河不桥’的谚
语”。耿明全说，虽然清政府已经确定要在
黄河天堑上架起一座铁桥，但由于国力衰
微，技术落后，只能依靠西方列强的贷款和
技术，在多方原因的综合下，最终选择在比
利时的帮助下，完成铁桥的兴建工作。

经过四年勘测，比利时铁路合股公司
拿出了在开封、郑州、孟津、洛阳四处架桥
方案比选，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确定选
址在“滩窄岸坚，河势较稳定”的郑州荥泽
广武山头——武陟詹店一线进行建造。
1900年比利时公司聘请德、美、意专家进
行大桥设计，1903年 9月，大桥正式动工
兴建；1905年11月黄河铁路大桥建成。

劫难不摧钢筋骨
“黄河铁路大桥自建成后，经洪水、

历战争等磨难一直命运多舛。”整理起大
桥建成后的种种史实，耿明全回忆说，这
座桥既是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又是一
座承载责任、历经沧桑的“岁月之桥”。

据了解，由于设计时对洪水冲刷预
计不足，加上技术条件限制，仅入河床
13米的浅基，为日后留下了安全隐患。
在投入使用的 81年间，大桥被洪水冲歪
3次，冲倒桥墩1次，为维护正常运营，每
逢洪水季节均需耗费巨资投大量块石保

护桥墩，给后期运营养护带来长期困难
和负担。

除此之外，铁桥又因地处中原腹地，
作为南北交通要冲，成了兵家必争之
地。铁桥建成后，在 1927、1930、1938、
1944等年份多次遭到战争破坏。尤其是
1938年的抗日战争破坏最为严重：铁桥、
桥墩均被部分炸毁，大部分桥梁被拆走。

然而，劫难不摧钢筋骨。在一代代
“护桥工”“养桥人”的维护下，这座铁桥
虽历经风雨、遭受战争，依然持续地为南
北之间的人员往来与货物流转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直到 1988 年 6月被拆除，才
退出交通运输的历史舞台，开启文化遗
产的历史新章。

百廿岁月情悠长
“京汉铁路经由郑州，必然在此设

站，桥梁的建设打开了郑州对外交往的
大门，为郑州崛起创造了良好机遇。”耿
明全说，因为近代史上的桥梁架起，火
车通畅，极大加速了郑州的工商业发
展，使仅 1万多人的郑县县城成为中原
地区 1000 余万人的战略重镇，也为日
后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及郑州崛
起为中原核心城市埋下伏笔。“由此，郑
州逐渐被人们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
耿明全说。

如今，在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中国黄
河第一铁路桥遗址”的石碑旁，就是京汉
铁路黄河大桥遗址。现存的南端 5 孔
160 米桥体，作为在黄河上建造的第一
座钢体结构铁路大桥，成了中国铁路交
通发展史、桥梁建筑史上的重要标志，见
证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

2016 年 2 月，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旧
址入选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名
单；2018 年 1 月，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入
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老桥变作遗产，不忘昔日荣光。”随
着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建成暨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20周年纪念日的到
来，耿明全颇有感慨，他告诉记者，这座
清代建立的老桥，早已化身成特殊的文
化符号，在园区内继续发光发热，展示着
中国造桥技术的持续跃升，诉说着现代
化进程的壮阔波澜。

本报记者 李居正

“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
由比国公司助理，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
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二品顶戴
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鐫
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龙纹环绕，铁锈斑驳。120年前，一
条连接京鄂、贯通南北的铁路在宽阔的黄
河桥面上高高架起，二品大臣奉命立碑于
铁桥前，记录这一历史瞬间；120年后，随
着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追溯
历史重立铁碑的心愿，也将于近日实现。

为挖掘历史真相，推动更多市民群众
了解郑州近现代历史，记者采访了郑州二
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庞倩
华，作为河南省国防教育师资库专家，她
将逐句解析百年铁桥的“碑文密码”，带领
我们回到晚清近代化探索的历史瞬间。

时代背景深嵌字里行间
“其实，我们常说的‘京汉铁路’，就

是当时卢汉铁路的延伸。”原“由卢沟
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其起点被延
伸至北京城正阳门，从此便改名为“京
汉铁路”。聊起碑文的第一句，庞倩华
告诉记者，碑文开宗明义，一上来就点
明了工程的主体和项目名称。1897年
1月，清政府在上海成立大清国铁路总
公司，管理并监督卢汉以及其他即将开
工的铁路建设工作。

然而，建设铁路对当时积贫积弱的
清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句，‘由比国公司助理’，就点明了
这条铁路的工程资金来源与建设背
景。”据记者了解，由于资金、技术、工程
人员等条件限制，中国近代铁路的修建
一直是以“借洋债，兴铁路”的模式进
行，京汉铁路也不例外。

庞倩华表示，当时，京汉铁路的建
设先后与美、英、德国商议借款事宜，都
因条件苛刻或要价太高作罢。最终，条
件合适且工业水平同样发达的比利时
的铁路合股公司成为清廷的“合作伙
伴”，并拉开了京汉铁路这座当时中国
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建设序幕。

末路清廷上演权力角逐
将时光拉回120年前，曾奉命铸碑

的工匠在木模人名处刻意留下了一块

活版，在告成碑铸造前，朝廷还没有确
定好参加典礼的最终人选。“第三句、第
四句的两列职务，两个人名，折射出一
场晚清‘权力斗争’的大戏。”庞倩华说，
简单的两个人名，其实是两人背后洋务
运动和清末新政两股势力的拼争，铁路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各派势力
和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

“碑文中的‘盛宣怀’与‘唐绍仪’，
代表了清廷对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平衡
与调停。”据悉，甲午战争后盛宣怀因成
功兴办新式实业得到张之洞的赏识而
进入铁路，执掌铁路总公司，一时叱咤
风云；唐绍仪则作为袁世凯推荐的亲
信，代表了清末新政派别的实际利益。

“一个是工部元老，一个是商部新秀，这
便是二人共同出席庆典的原因。”庞倩
华说道。

此外，三、四句碑文的写作也一贯
延续了“清代公文”的特点。作为朝廷
委派的两位钦差大臣，盛宣怀和唐绍仪
不仅是晚清派系斗争的代表，更是品级
名列在前的朝廷重臣。二位官衔“太子
少保前工部左侍郎”“二品顶戴署理商
部左丞”都反映了明清时期官衔由“虚
衔”+“实职”共同构成的特点。

大功告成铁碑已立百年
“行告成典礼，谨鐫以志，其中‘告

成’二字，代表了黄河铁路桥落成的重
大意义。”庞倩华以成语“大功告成”举
例，她告诉记者，在古代，只有封建统治
者极为重视的“功绩型”项目才被称作

“告成”。例如，在唐代（武周）时期，女
皇武则天曾前往中岳嵩山封禅，待她封
禅完成后，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
县为告成县，以示她大功“告成”，“登
封”与“告成”之名，也被沿用至今。

碑文最后一句“时在光绪三十一年
十月十六日”，明确了黄河铁路大桥的
竣工日期，这一天，恰好是公立 1905
年 11 月 12 日。庞倩华说，京汉铁路
告成铁碑是中国铁路史的活化石，如
今，它化身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向市民
游客诉说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
现实和谋求民族自强的历史，值得我
们细细品味。

本报记者 李居正

一
桥
飞
架
南
北
：
火
车
唤
醒
古
老
郑
州

—
—

访
历
史
文
化
学
者
阎
铁
成

百年铁桥的“碑文密码”
——京汉铁路告成碑碑文解读

此“桥”可待成追忆
——详解中国黄河第一铁路桥

2025年11月12日清晨，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内寒意渐浓，但黄河
第一铁路桥旧址前却涌动着炽热的
历史情怀。上午9时40分许，随着
红绸缓缓落下，京汉铁路告成铁碑
在近百位嘉宾的注视下重立于黄河
之畔，标志着京汉铁路郑州黄河第
一铁路桥建成暨京汉铁路全线通车
120周年纪念活动正式启幕。这座
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沧桑的工业遗
产，以“铁碑重立”的仪式，唤醒了沉
睡的历史记忆，让跨越世纪的“铁路
魂”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京汉铁路黄河桥建成纪念铁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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